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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務焦點與大新聞 

狂賀！本系「台灣語言與文化學系」大學部正式開辦與招生！ 

承蒙教育部的核准，本所於 114 學年度迎來了轉型的重要里程碑。原「台灣文化研究所」自 115 

學年度起正式轉型並更名為「台灣語言與文化學系」，且將於 2026 年（115學年度）正式開辦

大學部並招收首屆大學部學生！同時，原「台灣文化研究所」之碩士班也將同步整併，更名為

「台灣語言與文化學系碩士班」。本系的成立與大學部的正式招生，象徵著台灣語言與文化教育

在高等教育體系中的進一步深化、完整與扎根。 

本系以「台灣文學」、「台灣史學」以及「台灣語言」三元共構為核心特色。課程設計兼顧專業

深化與跨領域統整，學生可依興趣選擇文學、史學或語言學方向，並透過核心課程、台灣文化專

業課程（文學領域、史學領域、文化領域）、台灣語言專業課程與跨領域及應用課程建立完整知

能，讓學生在個別研究主題中同時具備多元視野。 

本系培養文學、文化、歷史及台灣台語等台灣文化專業人才，以實地田野調查、學術交流、專題

演講與研討會的舉辦，培養優質的專業人才。另也積極與在地文史工作者、博物館與檔案館、政

府部門、旅遊業等合作，培養文史應用轉譯人才，使學生將台灣語言與文化之知識運用於實務。

同時，本系也將協助學生培養第二專長，結合文化創意與相關產業，拓展在文化教學、史蹟導覽、

文化傳播與專業創作等領域的發展。 

為了慶祝大學部的正式開辦，本期特別附上來自學術界與文史界同仁贈送的花籃與賀聯照片（如

下圖），賀聯上書寫著「賀 本所台灣語言與文化學系大學部創系」，展現對本系未來蓬勃發展的

深切期待與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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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的照片 / 慶賀開辦大學部特別報導：照片中為擺放在系辦公室的璀璨花籃，上面附

著顯眼的紅色祝賀卡片，卡片手寫著「賀 本系台灣語言與文化學系大學部創系 誌慶」

等賀詞，彰顯全系所同賀大學部開辦的大新聞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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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心得分享。  

 

為了深化課堂學習，本系更積極推動田野考察，將課堂移至台灣珍貴的歷史現場與古蹟建築。下

圖為本學期課程帶領學生前往參訪台北市襄陽路歷史古蹟「原日本勸業銀行台北支店（今臺灣土

地銀行）」時，師生於戶外街景前進行文史現場考察時的剪影，讓歷史與古蹟不再只是教科書上

的文字，而是真實可觸碰與思索的精神史。 

 

古蹟與課程照片 / 戶外田野考察剪影：照片呈現了雄偉莊嚴的勸業銀行舊廈（今臺灣

土地銀行）建築街景。古樸的羅馬柱廊與厚實的石造外牆在熙攘的人行道旁聳立，象

徵著「文史台灣學術講座」與「台灣白色恐怖文史專題」課程帶領學生探訪台北都市

文化與歷史空間遺存的田野足跡。 

 

  



 

台文放送 第 95 期 | 5 

◆ 藝文創作 

散文：〈寶琴姐〉 

謝建平  

馬祖西莒有名可考的「小倩」有兩位，分居島嶼的西北側坤坵、蛇島一帶，和東北角的菜圃

澳、新兵隊、垃圾場到 85 高地附近。坤坵小倩叫阿雪，做仙時未滿 18 歲；菜圃澳這位名為寶琴，

是軍中樂園 831的紅牌首席，年齡應在三十上下。兩位都是因愛自戕羽化，皆因良人不良、渣男

負心。都在苦等許久之後心結難解，選擇終結自己、免除痛苦。不過死後心有不甘，遇到頻道相

通的阿兵哥，就會現身哭訴委屈。阿雪可能年紀輕，比較害羞，真正全身現形的機會不常見，只

是偶爾調皮的製造詭異情況嚇嚇小兵。寶琴則不同，看過本尊現身的保守估計數十人，可能她在

831江湖歷練過、膽識過人、百無禁忌。所以，每次軍友們聚會聊天，三杯黃湯之後，寶琴姐的

故事就會加油添醋的被端出來。 

有人說寶琴姐姓薛，也有人說姓謝，還有人謠傳她是指揮官之女。估計是那時的島主指揮官

也姓謝，他為了拼業績，簡直把島上的兵當成反共宣傳電視劇「寒流」中的勞改犯一樣，每天有

構不完的工、搶不完的鋼筋、水泥、工材、海砂等物資，有人故意挾怨報復抹黑。粗想也知，將

軍之女怎麼可能任意埋骨外島、無人聞問，唯一的香火還得靠寶琴姐墓塚旁，七哨的土步阿兵們

每月奉獻。萬一他們忘了，還得勞煩衪晚上出來奔波，去跟一線步兵連的菜鳥衛兵索討，嚇得這

些可憐的小兵哇哇大叫、屁滾尿流、踉蹌爬行躲回寢室。 

其實她只是個苦命的女子，是誤墜紅塵與風塵的折翼天使。三十多年前用最原始的身體，撫

慰莒光阿兵哥的寂寞身心、舒解年輕軍士的情慾。没錯，她是 831的侍應生，也有人不友善的叫

「軍妓」。不管她姓什麼？在戰地政務戒嚴時代的外島馬祖西莒，隻身孤單的在異地販售身體，

最後連死亡都是寃情。 

西莒垃圾場擴建時，要把原來一線步兵菜圃澳連的七哨拆除，同時也把旁邊寶琴姐的家推平。

事情來了，據當時莒光鄉長親口說，寶琴姐開棺當天，一切準備就緒，中午原本風和日麗，道士

在完成簡單的儀式、焚香燒紙後，烏雲逐漸從北方的海面上壓過來，瞬間大雨傾盆而下。撿骨的

土公仔在挖開寶琴姐沈睡多年的靈穴後，掀開腐爛不堪的棺蓋，面前呈現的竟是一副壽衣零亂、

身體扭曲的白骨。鄉長還說：棺材蓋內側還有一道道零亂深淺不一的抓痕。唯一的可能就是寶琴

姐入殮下葬時，根本就還沒死亡，或許只是休克假死狀態或是暫時停止呼吸，也就是說寶琴姐很

有可能是被粗心誤判死亡而「活埋」。 

想想寶琴姐醒來之時四週闇黑，呼天不應、叫地不靈，一身壽衣才知自己被誤葬。在幽暗中

飢渴交加，拼命抓著棺材蓋呼喊救命，也不知經過多久才窒息或餓死？難怪她會心有不甘、怨念

四溢，多年來到處找可憐的阿兵哥哭泣訴苦。根據實際訪談寶琴姐去世當年的鄉長表示，他對



 

台文放送 第 95 期 | 6 

831 小姐自殺這件事印象深刻。軍方說法是她吸食強力膠過度，導致休克死亡。民間版的卻直言，

是某個夭壽軍官騙財又騙色，哄騙說要與她白頭偕老、共渡人生。結果輪調回台灣之後就斷絕音

訊，還把她多年攢下的積蓄全部拐走。寶琴姐每天一封信，一航次十封情書盼望情郎回頭，得到

的卻是一堆「查無此人」的退信。三個月後她萬念俱灰，身著紅衣紅褲，用一條紅布在 831的房

間內結束自己坎坷的一生。 

現在的西莒島七哨遺址，1994年以前是陸高 686連的三組寢室，之前的七哨在垃圾場的懸

崖邊上。後來垃圾場擴大，把原來的七哨和寶琴姐的家通通拆掉剷平，七哨才改到原 686連的三

組。不過不管是老七哨和防砲三組，都是寶琴姐的勢力範圍，也都是她夜夜巡行的角頭。阿兵哥

如果打瞌睡、不乖，輕者敲腦袋，重則出來嚇嚇你。 

1989年中的某個夏夜，約略剛過了凌晨三點，月光銀河閃爍燦爛，陸高 686連的三組 40砲

陣地有個菜鳥新兵正在站哨。忽然聽到背後有女子笑聲，一轉身，45度斜斜的 40砲管上坐著一

位長髮飄逸的女人。新兵乍看之下還未回神，想說砲管上怎能坐人？還是個女輕貌美的女人。女

子就一邊梳頭、一邊笑著問：「少年仔，我有水嘸？」隨即臉色一沉又問：「為什麼他要拋棄我？

是嫌我出身不好還是不夠漂亮？」再來就淚流滿面，哭得悲瘡欲絕。菜鳥這才驚覺，原來之前學

長講的故事是真的，不是故意要嚇新兵才亂編的鬼故事，祂真的出現了……寶琴姐。 

結果新兵嚇到連滾帶爬，呼爹喊娘的衝回寢室，拿起電話直接搖回連部戰情中心，說是碰到

女鬼了，他直接向值班的戰情官表示，寧可被判軍法也絕不上去砲陣地站哨。剛好連長巡視完八

槍八砲回來，在戰情通訊班聊天，一把搶過話筒，聽他發抖的報告事情經過。連長反覆的安慰他

說沒事，我們又沒害過衪，衪只是太無聊，想出來找人訴苦談心而已。想不到吧！連長和菜鳥兩

個人，就這樣隔著話筒一來一往一直聊、一直安撫加安慰。直到黎明時分天光微亮，連長要菜鳥

去叫據點的班長起床，交代班長一些事情後，兩人稍事梳洗整理，等太陽出來後就回到連部，記

得把行裡整理好一起揹回來，菜鳥先躲在連部避風頭。 

事實上，寶琴姐也常常巡視祂的「角頭」，從七哨、三組、新兵隊、小圓環到 85高地內的

各個寢室，都有祂出沒的記錄。有人曾在月光下，看祂在新兵隊的圓環一圈又一圈的散步，偶爾

還哼著流行歌曲。據當年菜圃澳連的步兵戰友口述，他曾被寶琴姐「欺負過」，以下是受害（益）

者在臉書上的陳述：「那時下哨後剛睡不久，就聞到一股濃濃的香水味道，接著聽到有年輕女人

聲音叫我的名字。正覺得奇怪的時候，寶琴姐就壓下來了，她要親我的小嘴，我死命挣扎不從，

結果還是被親到嘴唇旁邊，隔天才發現臉頰上多了一個草莓。……我挣脫後很害怕，就趕快跑到

上舖跟學弟擠著睡，結果她又上來糾纏我。我嚇到全身一直發抖，學弟卻問怎麼一直抖，我跟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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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有女鬼纏著我。後來我就跑上觀測所的寢室去睡，結果祂還是不放過的追上來，最後竟然在觀

測所內被她得逞了，內褲黏黏糊糊的，不過坦白講，確實很爽……」 

另外，七哨的步兵半夜站衛兵打瞌睡，也常被身穿紅色嫁衣的寶琴姐現身嚇醒；她有時也會

狠狠的從背後敲衛兵腦袋，並且用悠悠的聲音告誡「站衛兵不能打瞌睡，會被水鬼摸掉腦袋、割

耳朶喔……」。因為寶琴姐的家就位在七哨圍牆外隔壁數公尺而已，基於鄰居互助精神，保護阿

兵哥就成了祂無法割捨的重責大任。而阿兵哥為了敦親睦鄰，每月初一、十五也會準備簡單的飯

菜、香燭金紙，好好祭拜這位美麗的苦命女子，希望相安無事、平安退伍。但是最怕一、二線換

防時忘了交接，或是主持祭拜的老兵退伍時忘了交代；新的單位或菜鳥可能鐵齒而失了禮數，忘

了準時招待寶琴姐。不過沒關係，當天晚上就看哪個阿兵哥八字比較輕、或是運勢比較差，祂一

定出來好好提醒這些不長眼又不好鬥陣的歹厝邊。 

我從軍事看守所出獄後，從一線步兵連被丟到全島最硬的陸軍高砲 686連。過沒多久，不知

什麼原因雙腳大面積感染蜂窩性組織炎，最後搞到無法走路，只好送去島上最高醫療單位……莒

光醫院住院治療。進去後每天打抗生素，連續打了三天，打到血管都硬化了，再換另外一隻手打，

同樣也硬掉。也才知道，打抗生素時血管好像傷口塗上雙氧水，痛到像會咬人一般。那時醫院裡

連我才三個病患，一個是遺傳了羊癲瘋，但還是被抓來當兵。因為下部隊後常常發病，本來可以

驗退返台退伍的，就因某次島主指揮官來巡視醫院時，他老兄沒有立即下床大喊「指揮官好」，

所以就被故意刁難，要等到他在指揮官面前現埸發作，才要核准他退伍。另外一位是在新兵隊的

厠所被鬼嚇到發瘋的新兵，我問他看到的是男是女？他傻傻的笑著說：漂亮姐姐，我想應該又是

寶琴姐的傑作。但是我也很懷疑，沒事寶琴姐跑去新兵隊的廁所嚇菜鳥幹嘛？雖說也是祂的轄區，

但是目的性不足，我懷疑這傢伙應該是聽連上老兵講過寶琴姐，故意假裝說遇上祂，裝瘋賣傻想

騙驗退免當兵。 

1990年 520郝柏村組閣，陳履安擔任國防部長，照慣例所有外島都要巡視一遍。我因叛亂

犯身份特殊，又不良於行的住院。長官們怕部長問東問西，我又回答的太過老實，於是決定把我

抬到醫院後方的芒草叢藏起來，等部長走了才把我抬回來。就這樣我在草叢中和蛇鼠昆蟲，渡過

了一個難忘的上午。那天晚上，不知又是何方神聖駕臨，還是我引來沖煞？瘋子新兵滿病房飛舞

奔跑唱歌，偌大的病房只有三個病患，院方也不理我們。晚上熄燈時，癲癇學長要去關燈，結果

開關漏電，當場他被電到發作。我見狀大聲呼救，結果也沒人理，所以叫發瘋的新兵趕快去外面

求救。他老兄先是一愣，還在假鬼假怪的唱歌，我只好破口大駡，一路請示他十八代祖公祖媽，

並且撂下狠話：「X你娘，你再假裝，如果學長出事，我先把你手腳打斷，再說你害死學長，讓

你去判軍法，學長的鬼魂也會回來找你算帳」。結果他低著頭，馬上衝出去找醫生救人。事後想

想，不知道是他在關鍵時刻不敢再假裝了？還是怕害死學長後會回來找他報仇？那一刻，我確信

他的腦袋是清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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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莒的 831位於指揮部下方的西坵村口，每週四上午，我們固定要上莒光日教學，小姐們就

要到醫院「裝備檢查」。帶頭大姊叫「春美仔」，又黑又壯，估計體重絕對超過 80公斤。出口

成髒、煙不離手。這群鶯鶯燕燕大姐們檢查完後，邁著雄壯的步伐、挺著粗胖的身軀，開始在醫

院裡逛大街。不知幸或不幸，癲癇學長 and 瘋子新兵去上莒光日，只剩我一個無法下床行動的躺

在病房。春美仔一看見獵物，馬上跑過來揑著我的臉頰說：唉唷喂！可憐的少年煙投仔桑，你奈

祙行路，阿姐甲你惜惜，要記得出院來找阿姐「交關」，第一次免錢算是沙咪斯。我只好展現大

男人氣慨講：嘜靠北，等林北出院你就知死。 

那年的農曆過年，步兵 1營 2連和 4營 3連的老兵，在 831喝酒為了搶眉角打群架（我確

定絕對不是搶美眉，因為侍應生的品相都太有特色）。那天我剛從輔訓隊出來過年放假三天，理

個大光頭，就站在特約茶室門外石牆上看他們打成一團，第一波憲兵來時反而被双方聯手毆打。

我哈哈大笑看戲，後來軍法官來抓人，問我為什麼在這不跑？我回說戲還沒看完、又没打架，幹

嘛要跑？他瞪著大眼，覺得這個光頭二兵菜鳥很怪，也就不理我了。 

翌年初，馬祖西莒的 831熄燈了，待我驚覺時已經人去樓空，本來想去買張票留做紀念的。

而原來的房舍被西坵的雞嫂佔去養雞，有阿兵哥戲說：走了大雞，卻來了真雞。這幾年我幾次返

回防區，每次經過這棟白色建築物時總在想，如果寶琴姐的魂魄還在裡面，都四十年了，她應該

會很孤單才對。 

 

詩作：〈我在哀嚎〉 

謝建平 

 

我在哀嚎，在流行音樂中心 

如喪考妣的自嗨歡唱 

歌聲和音符大打出手 

音準和伴奏相互踩點火拼 

門票收入是未來的購屋自備款 

又關選舉什麼鳥事？ 

 

我在哀嚎，在演講會上慷慨激昂 

「不要歪哥就好，賺這種錢，子孫沒好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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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親呼喚雷公電母大力助陣 

媽寶是神聖不可質疑的老孩 

不然呢？用證據一槍磞了我 

新竹城隍爺目前失明且失智 

 

我在哀嚎，在自己的廣播電台心戰喊話 

小草割了還會再長 

鈔票撈完還有補助 

只要你們不放棄，吃錢鴨伯 

一定永遠守在大家左右，生吞活剝 

億元、無願、返回、固守。死不認錯 

 

我在哀嚎，我是高高在上的台大教授 

圖利無罪，兩百多億的鉅款宛若二百元 

打賞給中國甜點，都要乘十 

不要懷疑白色的清廉～清除又廉價 

黨名可以偷，黑錢當然可以境外交易 

 

我在哀嚎，同學、部屬再加天下所有人 

都是你們誤了朕的登龍之路 

戰狼姐和擦汗妹在電子媒體前 

被麥克風堵到神智錯亂、胡說八道 

妻子買豪宅，好像逛街買菜 

趕集又敢急，照顧第二世的媽寶 

世上只有媽媽好，君不知 

藏錢技術欠佳，因為媽媽沒教導 

 

我在哀嚎，哀嚎這世界 

對五百年不世出的奇才太過嚴苛 

任何質疑，都是蓄意抹黑 

我不想聽，不要惹我生氣 

以前丟病歷，現在大甩鍋 

我是亞斯伯格症病患，我不會貪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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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學與學術評論 

評論：〈關於賴和《富戶人的歷史》〉 

謝建平  

《前言》 

《富戶人的歷史》是賴和未發表的遺稿，作者署名為「走街仔先」，我們先從什麼是走街仔

先說起。清治到日治時期，台灣因醫療缺乏、公共衛生概念幾乎付之闕如，人民生病不外乎求神

問卜、做法事，不然就是去保生大帝和飛天老祖為主祀的廟宇求藥簽。最普遍的是食用廟裡天公

爐的香灰，或是刮下神明神像上的木頭屑沖水煮食來保平安。古早時，民間醫生泛稱叫赤腳仙仔

或是王祿仔仙，跟華語系統裡走江湖的郎中大致相同，而行走江湖的醫生就被稱呼為「走街仔

仙」。取其四處遊方、穿巷走街，從這一村看診到那一庄，與道士、和尚、江湖人士一樣浪跡天

涯。 

台灣一直到 70年代，鄉下廟口都還有「假日康樂隊」的表演，往往利用假日晚上表演各種

符法、玄學、拳頭功夫、唱歌跳舞和馬戲特技等等。在缺乏娛樂、電視又不普及的年代，所謂賣

藥的王祿仔常常以康樂隊的方式，在各鄉間大廟口邀請電視或廣播明星來登台表演，藉此糾集觀

眾、推銷藥品。也因為這些表演團體都是以藥品推銷為目的，所以也同樣就被冠以「走街仔仙的

康樂隊」。 

賴和自稱走街仔先（仙），當然源於明清以降至日治時期，江湖郎中社會地位不高，因而在

這種背景之下的自謙與自嘲。雖然日治時代醫生已有別於封建時代的地位，不過賴和生性不喜搶

風頭，戲稱自己為走街仔先，純粹是其個性使然。賴和生於 1894年，隔年台灣即由清國割讓給

日本統治。亦即賴和可以說是「全日本化」的日本殖民台灣第一代，除了母語是台語、漢文之外，

他更是完整日式教育成長的台灣人，日文也是他最常用的語言之一。 

所以，雖然賴和被譽稱為「台灣新文學之父」，但因他未受過正式的官式中文教育，頂多也

是台語漢學，所謂的白話文或北京話，應該他不擅或不會講的文字和語言。其創作乃是以漢文做

基礎，結合台灣語文書寫，再輔以其所認知的「華（中）文」翻成混合體漢文，其中夾雜台灣中

部地區台語之處甚多。（事實上，台灣的北、中、南的漳、泉腔也略異），有些地方用語並非全

台普遍適合，所以讀賴和的小說，一定要搭載時光機，回到近百年前的台灣中部地區，以那時的

百姓價值觀及生活方式，且以在地台灣漢語配合地方俚語俗諺等，才能完全明膫賴和創作的出發

點和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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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說之評論》 

賴和逝世於 1943年，他的「富戶人的歷史」這篇小說，林瑞明教授判定可能是 1934年左

右，應李獻璋《台灣民間文學集》之邀而寫作的系列作品，應該與同性質作品「善訟人的故事」

同時代。因其為未完成之殘稿，其中初稿以「台灣文學週報社」之稿紙全篇完成；二、三稿以

「東京創作用紙」的稿紙增潤，二稿僅改寫開頭的一小部份而已；三稿則僅僅加寫了前言。 

以時序上來看，本篇小說距離賴和去世仍將近有九年的時間，為何已經有了二、三稿的增改，

卻又沒有正式發表在報章雜誌上？這是個值得探討的問題。比起更早之前發表的各篇作品，本篇

文字順暢度卻更為滯塞饒舌難讀，原則上不應出現在賴和這種寫作老手身上。唯一的可能是賴和

對這篇小說仍不滿意，還想再增加一些內容。甚至是台語漢文書寫後，還沒再用他認定的當時

「中文白話文」重頭到尾再潤飾過，所以才成為未發表的作品。 

本篇小說內容主要藉由故事主角走街仔先（即賴和類自身經驗），要外出看診時沿途坐著轎

子，與前後兩位抬轎的苦力轎夫針對一些話題閒聊，衍生出的諸多人文歷史、鄉野傳聞等故事。

其時間跨距並不限於日治當代，內容更包含清治時期的種種民間不確定的傳聞及多重或二手傳播。 

以賴和當時的經濟地位，原本就有異於市井庶民，但他以「走街仔先」的身份融入社會底層，

觀察這時期普羅大眾的生活日常。賴和成功的扮演「安靜的旁觀者和聽眾」，用類報導的方式，

把民間的點點滴滴全部蒐集記錄，甚至很少加入個人主觀的評論，成功的扮演「遠距旁觀者」引

言人的角色。 

他的小說用字囿於對白話華文掌握度不夠精準，也可能是語言相互切換的落差，或者硬把慣

用的中部地區台語翻成漢字。所以，也跟我們目前習慣通用的白話文，產生一定程度的落差。例

如：俗語有講：「馬無夜草不肥，人無横財不富」，又講：「大富由天，小富由勤儉」。現代用

語應該是：馬無「野」草不肥和「小富由儉」的失誤。而第一句更在本篇小說中出現多次，寫法

也都相同，所以絕對不是筆誤，應該是中文使用認知上直接用漢文翻用的語譯錯誤。……也有些

可借來笑駡「素」所厭惡的人，所以要把「牠」來發表。這裡面的素、牠和語法，明顯是地方用

法與代名詞的誤用，才會類似有「台灣國語（普通話）」的繞舌情形。 

另外，本篇小說也用了許多抬轎的行話，例如：「小！鎮路，帶溜！」（左轉！路中有障礙

物，路上也很滑）、「大無地，小掛角！」（右邊有凹陷坑洞，左邊有樹枝或屋角，注意不要撞

到轎頂或邊角）、「好，垂手」（好的，放下轎子休息一下）、「交纏！」（前方路上有藤蔓類

的，小心會絆到腳）、「好，蹋步吞」（調整步伐，原地踏步就好）。在轎子已經停用將近百年

後的今日，這些舊有行話的真正意思能保留下來，更是彌足珍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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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說中，「走反的時候，各人只顧生命，那管他怎樣。……永過的人，常遇著反亂，災殃真

是受去夠額，反轉對牠不大關心，反來了只顧自己逃生，一任造反的人和做官的去做對頭。不管

他怎樣，所以日本反的時，也打算是同款。……我們當初打算日本仔不久也會走返去，誰能想他

竟會直到現今。……遇著後叔纔想起爹好，台灣人終久是壞，以前逐項多輕省，總不滿足，常常

反亂。」以上這段對白，清楚顯示日本因馬關條約取得台灣時，台灣民眾與仕紳階級有著相當大

的認知落差。只當日本入（侵）台跟清法戰爭時，和法國人打台灣的「西仔反」是一樣的，打完

之後就會撤退，不會留下來統治台灣，所以認定也是一般的戰爭而已。另外，也可能台灣民間常

有官民衝突而引發民變或反叛戰爭，所以習慣把戰爭都一視同仁稱之「反」。例如小說後面提到

的「爽文反」、「萬生反」、「林文察林文明兄弟拼大和尚」等事件，雖然死傷慘重，百姓命賤

如螻蟻，台灣庶民也只能聽天由命。偶有官逼民反而聚眾反抗時，也常因閩客、漳泉、庄頭異同，

最終被離間分散而以失敗告終。殊不知這次日本入台是來殖民經營的，跟過去動輒揭竿而起的戰

爭完全不同。其中「遇著後叔纔想起爹好」（遇碰到養父、繼父，才知道父親的好）最為傳神，

刻畫出台灣人自掃門前雪、以為事不關己時都不在意。 

另外，本篇小說也藉古諷今，逐次由走街仔先的口中引出阮厝興起的不堪內幕，例如：「卵

鳥仔錢」等。並順勢帶出「爽文反」（林爽文事件）、「萬生反」（戴潮春事件）等台灣史上重

大事件。阿罩霧（霧峰）林家林定邦和在地別族林和尚（林媽盛）火拼死亡，以及後來林文察、

林文明兄弟率眾為父報仇，攻破林和尚家族的竹圍，將其全家十餘口全部剿殺殆盡的故事。 

其中有一段更是令人省思……走（街仔先）：后來呢？后（抬轎者）：后來準煞去。走：幾

十條人命，成百甲的田，就安爾準煞去？后：幾千萬的生命！一國的土地也就準煞去咯，莫說這

小可啊……。上面所描述的藉由林和尚家族被滅，從而推衍到國家人民與土地被強佔或犧牲，來

做為本篇小說的結尾，其力道之強足可穿透人心。 

《有關賴和文學評論之分析》 

賴和這篇未發表的《富户人的歷史》，通篇幾乎要用台語漢文才讀得通，預判可能還沒將其

全部「華語白話文化」，所以才沒有發表在報刋上。與賴和約略活躍在同時代的作家王詩琅

（1908-1984）曾說：他是一個極為認真的作家。每寫一篇作品，他總是先用文言文寫好，然後

按照文言稿改寫白話文，再改成接近台灣話的文章。 

而本篇小說卻一改過往創作的習慣，沒有先用文言文寫作，而是直接用台式漢文撰寫。從初

稿多次塗改的痕跡中可以確認，也印證了李獻璋的說法……「賴和曾向筆者提及，他在創作之初，

先用漢文思考，用北京話寫了之後，再改成台灣話。 

至於在本篇小說最尾段，有關阿罩霧「拼大和尚的事」。依據台大歷史系黃富三教授研究：

林和尚正式名字為林媽盛，原住柳樹湳庄或瓦磘庄（今台中霧峰區），任職團練總理或兼莊總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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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地方上重要頭人。此事涉及十九世紀台灣知名的霧峰林家林定邦命案，及另一林家林和尚被林

定邦之子林文察、林文明復仇滅族的公案。賴和好友楊守愚應李獻漳編《台灣民間文學集》之邀，

寫了一篇「壽至公堂」，即是反應此一公案的民間傳說。 

賴和也在「台灣民間文學集」序文中特別提到，楊守愚寫「壽至公堂」時五易其稿之慎重，

並且論及處理民間傳說之態度。賴和說：搜集故事之又一困難，就是一篇故事裡頭，間或涉及殷

富大族的先人底行為，致礙於情實關係，不肯照實說出；這是對故事有點缺少理解的。因為先人

的行為，原無損于後人的德性，其實，故事要不是經過文字化，牠同樣是流傳於民間的；且由老

年人的口中出來，衝進少年人的耳朵裡，其聲響尤覺洪喨；若年代一久，或者穿鑿其說，以訛傳

訛，生出怪談，那更是故事本身的不幸。 

不過就賴和這篇小說的立意，明顯站在弱勢和受害者的一方。即使「富戶人的歷史」停留在

草稿的階段，但綜觀首尾卻也相當完整。文中兩位轎夫（庶民）與走街仔先（知識分子、高社經

階級）的對話中，不難看出賴和一貫站在勞苦大眾立場的「左翼文學風格」。這是身為當時社會

菁英少有的良知與反思，賴和之所以能成為賴和，當然與心懷黎民百姓有關。 

另外，筆者有另外一種奇怪的聯想，寫下「家變」的王文興，文字用法彷彿有如這篇約在

1934 年左右作品的味道。當然，王文興在創作家變時，絕對不可能看過這篇「富戶人的歷史」。

該篇小說也沒出現在 1979年李南衡主編的明潭版《賴和先生全集》和 1991年張恆豪主編之前

衛版《賴和集》。一直要到 2000年賴和文教基金會委託林瑞明編纂的《賴和全集》小說卷時，

才把原稿和二、三稿合併增添、更正错別，並注解其中比較特殊的台語文和轎夫行話才出版。所

以，可見文字使用的張力和各種可能，近百年來總是有人不斷的嚐試和實驗；做為文學使用的戴

具，文字本來就可展現捶煉之後的不同風貌。這一點，不只在小說上如此，現代詩的創作上更是

履有佳績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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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務紀錄與公告 

《台文放送》徵稿公告 

《台文放送》是所上/系上全體成員互相交流、抒發心情、與分享學術點滴的通訊刊物。本刊於每

年 4 月、5 月、11 月、12 月下旬定期出刊。在此竭誠向大家公開徵稿！ 

稿件體例及內容不拘，舉凡所內活動報導、藝文創作（散文、現代詩）、生活分享、研究感想、

書籍介紹、觀影心得、旅遊札記等等皆熱烈歡迎。稿件字數希望在 300 至 500 字左右（長文亦可，

將分期連載），若能提供相關照片更好（須無版權問題）。本刊為學術與生活交流刊物，恕不提

供稿酬，但您的大作將會成為系所最珍貴的歷史記錄！ 

──《台文放送》第 95 期編輯 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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